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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徐琦

滕州市滨湖镇后盖村，是西汉宣帝时期著名直
臣盖宽饶（字次公）的故乡。不过，如今的后盖
村，绝大多数人家都姓王，已经找不到一户盖姓人
家。86岁的村民王慎文带着记者，穿过一段荒草小
径，找到了一块重立于1994年的石碑。“碑文记载
在明太祖洪武年间，我们的祖先王从政携带家眷，
于山西洪洞县出发，来到这里安家落户，自此在后
盖村繁衍兴旺。”王慎文说。

后盖村之邻，有东盖、西盖二村。两村与后盖
一样，多为王姓而无盖氏。为何盖村无盖姓，王慎
文也不太清楚。他告诉记者，在东边数公里外的阳
温村，还居住着近千名盖姓村民。滕州文史研究专
家李庆翻阅古籍，证实西盖村后曾有一座“盖氏先
茔碑”，“但目前此碑已不见踪迹，盖氏后人确实
集中在阳温村”。

记者随后来到阳温村，边问边寻，终于找到了
曾参与编修本族家谱的盖氏后人盖立昌。他告诉记
者，自从盖宽饶自杀明志后，盖氏后人便辗转流
离，其中一支到了这里。“盖宽饶是我们家族的历
史名人，也是我们家族气节的代表。”盖立昌手捧
家谱，轻翻至盖宽饶传记页，温柔地婆娑着。

师承名门，以儒入仕
后盖村虽然已无盖姓，但这里确实是盖宽饶的

故乡。西汉武帝时期的滕州，花木扶疏，草屋棋
布，颇有世外桃源的感觉。盖宽饶在这里度过了无
忧无虑的少年时代。他眨着稚嫩的眼睛，好奇地打
量着四周，向往着村外新奇的世界。

盖宽饶长大后，听闻滕州东南方向的兰陵，有
位叫孟喜的儒生擅长讲授《周易》。他决定负笈前
去拜师。

孟喜师承名门，是西汉第一位易学家田何的再
传弟子。他虽然学术精湛，却利欲熏心、私德有
愧，为了拔高自己而不遗余力。孟喜伪造履历材
料，自称独得师傅田王孙（田何弟子）的真传：
“师田王孙，且死时枕（孟）喜膝，独传喜。”孟
喜想假借老师的声望，通过编造故事来抬高自己的
学术地位。但这种粗陋的伎俩很快被揭穿，同门梁
丘贺质疑他：“田生绝于施仇手中，时（孟）喜归
东海，安得此事？”此外，孟喜还不顾“师法”尊
严，主动接受异端邪说。他“得易家阴阳灾变
书”，以阴阳灾异解说《周易》。这在视“师法”
为圭臬的西汉，是断不会被主流舆论所接受的。

盖宽饶追随孟喜学习《周易》一段时间后，也

发现老师品行的种种不端。盖宽饶生性刚
直，看不惯老师的所作所为，就有了转投他
处的念头。

盖宽饶后来看到著名经学家韩婴的后人
韩生所传《周易》，更为纯粹精妙，就决定
脱离孟喜，向韩生学习《周易》。因为先后
获得两位名师的指点，盖宽饶对儒家经典的
见解日益精进。家乡的百姓，开始把他视为
道德纯粹的“儒生”。

因为通晓经术，盖宽饶声名日盛，被举
荐为魏郡文学，专司所辖地域的教育行政事
务。他又因品行端正、政绩突出，被当地向
朝廷举荐为孝廉。

西汉时期，孝廉评选标准较高，考察严
格，是选拔官吏和任用升迁的清流正途。盖
宽饶成为孝廉后，很快被任命为郎官。郎官
常有出任地方长吏的机会，被视为升迁的重
要途径。

在郎官年度测试考察中，盖宽饶表现突
出，“对策高第”，迁任六百石俸禄的谏大
夫，又出任郎中户将，负责检查宫门出入。

很快，同僚发现这位新任户将有点不寻
常。盖宽饶听闻他人的传言，就敢上疏弹劾
阳都侯张彭祖过宫门而不下车。要知道张彭
祖来头可不小，他的祖父是武帝时期著名酷
吏张汤，父亲是显赫一时的卫将军张安世，
而他自己和宣帝感情深厚，曾同在掖庭读
书。总而言之，张彭祖可是一个实力派人
物。

同僚都为盖宽饶的“鲁莽任性”捏一把
汗。不知是盖宽饶一时疏忽，还是宣帝从中
干预，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证明张彭祖过宫
门时确实下车了。盖宽饶因举奏大臣不实，
被贬谪为卫司马。

仕途的失意，没有改变盖宽饶的性情。
卫屯迎来了一位让所有人都大开眼界的卫司
马。

特立独行，监察百官
在此以前，卫司马在官衙内的地位很

低，即使见到担任警卫工作的卫官也要行拜
谒礼。而且卫官还经常欺凌卫司马，私下役
使他们上街购物。卫司马即使不愿意也不敢
拒绝。

盖宽饶担任卫司马后，情况迅速发生变
化。他执意按照从前规定，遇到所有卫官都
只行拱手礼。有一次卫官坚持派他外出买东
西，盖宽饶就径直来到尚书衙门，以此请求
辞职还乡。获悉实情的尚书据此责问卫官，
要求在卫屯中根除这条鄙陋的潜规则。经过
盖宽饶这番不知轻重的“折腾”，卫司马再
也不用行拜谒礼，卫官也不敢私自使派他
们。而且以后皇帝出行，卫司马可以按照昔
日规定担任先导，还能上呈奏章，地位大大
提高。

卫屯里的盖宽饶是个不折不扣的“奇
人”。他不仅行事惊人，为人也很古怪。当
时人们“曲裾深衣”，喜欢穿长长的衣服，
行动颇为不便。盖宽饶为了方便出门，就减
掉单衣的下摆，让它短到足以离开地面。他
还喜欢头戴一顶大帽子，身佩一柄大长剑，
若无其事地在军营里巡逻查访。

盖宽饶穿着这种“奇装异服”，亲自巡
查士兵的宿舍，仔细查看他们的饮食起居。
如果遇到身患疾病的兵卒，他还要“抚循临
问，加致医药”，一直等到他们康复才安
心。

盖卫司马虽然品级不高，但对兵卒嘘寒
问暖，很快赢得了士兵的喜爱和信任。等到
皇帝在年终换班仪式上犒赏即将退伍的士兵
时，在场的几千名士兵齐刷刷地跪地叩头，
一致请求再留下来服役一年以报答盖宽饶的
恩德。这则“奇闻”很快传遍整个长安城，
引发了讨论和争议。有同僚讽刺盖宽饶是在
故意“作秀”，靠收买军心来获取政治利
益。“但一下子收买数千人难度太大了。而

且从盖宽饶日后的言行来看，他并不擅长故意
表演，应该是性格使然。”后人盖立昌说。

同僚的议论并未影响宣帝对盖宽饶的好
感。表彰仪式结束后，皇帝就让他担任太中大
夫，负责考察各地民情风俗。盖宽饶如鱼得
水，一下子表彰举荐了许多人才，也贬斥废黜
了许多不合格的官员。因为工作卖力、考察细
致，他的建议往往能符合皇帝的心意。

宣帝决定重用盖宽饶，升任他为司隶校
尉，负责监察京师和地方百官。盖宽饶似乎就
为司隶校尉而生。他性情刚直，眼中容不得沙
子，检查和揭发官员过失无所回避。凡是违背
法律条文，无论小事大事、无论大官小官，他
都要向朝廷具文上奏。

但令盖宽饶颇为寒心的是，案件转交到廷
尉手中后，就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武帝
巫蛊之祸爆发前，司隶校尉有领兵之权，能率
所属徒兵直接逮捕人犯。巫蛊之祸后，朝廷鉴
于其权力太大，只保留它的“司察之任”和
“举使之权”，威权大大降低。所以盖宽饶弹
劾的人虽然很多，但廷尉时常上下其手，对他
的意见一半采用一半不采用。即使如此，公卿
贵戚以及出使到长安的郡国官吏，仍然非常忌
惮盖宽饶，轻易不敢违背禁令。原先权贵横行
的京城，变得清平多了。

开罪权贵，依然故我
因为脾气耿介、不善交际，盖宽饶在官场

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即使有人好意结交他，最
终也会闹得不欢而散。

有一天，宣帝的岳父、平恩侯许广汉乔迁
新居，因其身份特殊，朝中大臣趋之若鹜登门
道贺，如丞相、御史、将军，以及俸禄为中二
千石的官员都去了，许广汉却发现唯独司隶校
尉盖宽饶没来，就屈尊纡贵亲自登门邀请。也
许因为盛情难却，盖宽饶勉为其难登门道贺。
他最晚到来，径直从西阶上到厅堂，也不和同
僚打招呼，就独自向东而坐。

许广汉为了活跃宴会气氛，亲自斟酒说：
“盖君后至（要先饮酒以作惩罚）。”盖宽饶
却说：“无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相语
带讥讽说：“次公（盖宽饶字次公）醒而狂，
何必酒也？”此语一出，所有人都哈哈大笑，
用鄙夷的眼光看着盖宽饶。虽然有人身攻击之
嫌，盖宽饶此时却并未作声。

酒兴正浓时，宴会上开始演奏音乐。已经
酒酣耳热的长信少府檀长卿，突然自告奋勇要
跳舞助兴，为大家表演弥猴与狗搏斗。檀长卿
丑态百出的舞蹈，让在座的人都开怀大笑。盖
宽饶看着檀长卿愈发忘我的舞蹈，愤恨实在有
失朝廷体统。他仰着头注视着屋顶，叹息说：
“美哉！然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
（驿站），所阅多矣。唯谨慎为得久，君侯可
不戒哉！”这些话让在座众人鸦雀无声，宴会
气氛瞬间变得极为尴尬。

说完这些，盖宽饶就快步走出大门。次
日，他上奏弹劾长信少府以列卿身份表演弥猴
舞，失礼不敬。皇上本想要降罪少府檀长卿，
但许广汉替他谢罪好久，才最终没有追究。

盖宽饶的孤傲，得罪了檀长卿，也得罪了
许广汉。后来，因为他的不通融，所有的皇亲
国戚都怨恨他。

盖宽饶喜欢劝谏政事，时常反对皇帝的决
策。宣帝起初觉得他是个儒者，尚算优待宽
容，但也决定不再提拔他。盖宽饶看到与自己
职位相同或比他资历更浅的人，因为曲意逢迎
而官至九卿，内心难免有些失落。有朋友劝他
收敛锋芒，学会藏拙，盖宽饶却始终做不到。
因为对朝廷政策有所不满，他几次上奏章进行
争谏，言辞都有些激切。

太子庶子王生敬佩盖宽饶品行高尚，却担
心他长此以往将有大祸，便写信给他：当今皇
帝圣明睿智，知道您品性高洁，清廉公正、不
畏强暴，所以让您担任主管检举的司隶校尉，
授予您执行皇家诏令的权力。尊官厚禄已施于
君，您应当夙夜思考当今朝廷要务，实行法

令、宣扬教化，为天下百姓分劳解忧。即使天
天有贡献，月月有功劳，仍然不足以称职来报
答皇上大恩。自古以来治理国家，三代的治国
之道各不相同。如今您不力求履行职责也就罢
了，竟想要用上古的历史来匡正天子的作为，
几次进谏不能被采用或难以被听从。您又和皇
上左右大臣磋商探讨朝廷政策，这绝不是传扬
美名保全性命的方式。当今掌权的官员都很通
晓法令，他们的话足以歪曲您的言辞，文章足
以形成您的过错，您不去学蘧伯玉的远见卓
识，却去重蹈伍子胥的覆辙，用您贵重无比的
身躯，走入不可测度的险境，我私下为您感到
痛心。君子正直却不僵硬，纡曲而根本却不屈
挠。《诗经》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即使狂夫说的话，圣人也可以选择采纳。希望
您审察裁夺。

朋友王生所举的“蘧伯玉”，是孔子的朋
友蘧瑗。相传他五十岁的时候，就感觉到以前
四十九年的过失，并努力进行改正。而王生所
举的“伍子胥”，则是帮助吴国伐楚胜越，最
终因过于刚烈而被吴王夫差勒令自杀的悲剧人
物。王生希望盖宽饶学习蘧伯玉，莫学伍子
胥，改掉身上刚介的性格，以保全性命名声。
但盖宽饶没有采纳他的话。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盖宽饶的性格，
决定着他日后的悲剧宿命。

清廉如水，自刭明志
盖宽饶虽居司隶校尉这样的要职，却从不

以权谋私，始终秉承高风亮节，立志为朝廷效
力。他每月俸禄一大半都用来聘请百姓和小吏
替他侦查治安情况，所以家境一直非常困窘。
儿子被朝廷指派到北疆担任守备时，竟然因为
贫困而只能步行前往。当时百姓都深深敬佩盖
宽饶的公正廉明。

但盖宽饶“耿介”的个性，越来越不能为
宣帝所容。

到了统治稳固后，宣帝开始崇尚严刑峻
法，以刑法治国御下，并宠信中尚书宦官。这
在推崇以德治国的盖宽饶心中，是断难接受
的，所以他起草了一份反映自己心意的奏疏。
没想到，在皇帝的纵容和群臣的曲解下，这封
奏疏将他推向死亡深渊。

盖宽饶究竟在奏疏中说了什么，引起朝廷
轩然大波？奏疏的部分原文，收录在东汉班固
所著的《汉书》中。

盖宽饶奏疏中抨击朝政黑暗，皇帝诸多决
策有所失当：如今圣人传统逐渐废弃，儒家学
术得不到施行。以刑余之人为周公、召公这样
的圣贤，把严刑峻法当作《诗》《书》这样的
经典。他还引用自己曾钻研的《韩氏易传》
说：五帝以天下为公，三王以天下为家，以天
下为家传给子孙，以天下为公传给贤人。就像
四季的运行一样。事功已成的人就离去，不是
恰当的人就不在其位。

就是这段话，让盖宽饶惹上了大麻烦。奏
疏呈递后，宣帝大怒，认为盖宽饶屡次怨谤朝
政，就将这份奏疏下发到中二千石一级的官员
那里集中讨论。

因为盖宽饶平素勤于弹劾百官，甚至有些
吹毛求疵，因而被群臣视为眼中钉。如今，他
们正好借此机会打击报复。执金吾经过讨论，
认为盖宽饶此举是妄图想要皇帝退位让贤，属
于罪大恶极、大逆不道的行为。

唯有谏大夫郑昌觉得盖宽饶此举纯粹是
“忠直忧国”，只是因为言事用词不当，而被
文吏所曲解诋毁。他上疏求情：我听说山中有
猛兽，藜藿因而不被人摘采；国家有忠臣，奸
邪之人因而不敢起来。司隶校尉盖宽饶居住不
求安逸，饮食不求温饱，身在朝廷而有忧国之
心，退居田野而有为志节舍生的义气。他上不
投靠许、史（西汉外戚）之家，下不接受金、
张（西汉权臣）的请托。他本职在于监察，坚
持正道做事，仇人多而党羽少。上奏书陈述国
家大事，官吏用触犯大刑的罪名来弹劾他。我
有幸得以跟随大夫的后面，担任为谏的官职，

所以不敢不说。
郑昌的求情没有挽救盖宽饶的命运。后世

学者苏辙甚至认为，郑昌的求情涉及“许、
史、金、张”等权贵家族，也许让宣帝更加恼
怒，反而成了盖宽饶的催命符。

皇帝执意要把盖宽饶送往刑狱问罪。盖宽
饶不愿受此屈辱，在宫殿北阙门下引佩刀自
刭，终年45岁。当时百姓听闻此事，“莫不怜
之”。

身死节存，后人推崇
盖宽饶自刎明志后，在朝廷内部引发不小

的风波。
史学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平素就与盖宽

饶友善。他生性豁达，恃才傲物，有时甚至拿
皇帝开玩笑，因而被人检举而免为庶人。盖宽
饶死后，杨恽的族人以盖宽饶作为前车之鉴，
规劝他收敛性情：“盖司隶、韩冯翊皆尽力吏
也，俱坐事诛。”杨恽不为所动，依旧故我。
后来，杨恽被判大逆不道，最终腰斩。

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汉元帝，见宣帝所用
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盖宽饶等人仅因
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内心有所不忍。他趁着
在宣帝左右时婉言劝谏：“陛下持刑太深，宜
用儒生。”宣帝却脸色突变，愤愤然道：“汉
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
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
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宣帝还叹息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但随着时间推移，盖宽饶为官的价值和意
义不断得到世人认同。

在《汉书·盖宽饶传》的末尾，班固对盖宽
饶有高度评价：盖宽饶为司臣，正色立于朝，
虽《诗》所谓“国之司直”无以加也。若采王
生之言以终其身，斯近古之贤臣矣。

隋唐已降，盖宽饶越来越成为文人乃至皇
帝心目中直臣的代表。

中唐诗人刘禹锡感叹：“文轻傅武仲，酒
逼盖宽饶。”晚唐诗人皮日休也悲叹：“无限
玄言一杯酒，可能容得盖宽饶。”

宋仁宗时，皇帝提拔太常博士梁适为右正
言，在谏院供职。有一次他和其他大臣上殿奏
使臣何次公案，仁宗随口询问：“（何）次公
似是汉时人字？”其他大臣答不上来，只有梁
适对答说：“盖宽饶、黄霸皆字次公。”盖、
黄二人都是西汉时期著名的直臣。梁适还认
为，何次公的父母应该是仰慕盖、黄二人的政
德，所以给儿子取名次公。仁宗听后非常高
兴，认为梁适是见解卓越的人才，就询问他的
家世，擢升其为提点京东刑狱。梁适后来任太
子太保，晋升太傅，成为一代名臣。

宋神宗时期，苏轼因乌台诗案而下狱囚
禁。他在自己的辩解书中，也多次引用盖宽饶
无辜身死的事例。比盖宽饶幸运的是，苏轼最
终重获自由。

两千多年的光阴侵蚀了往日的遗存遗迹，
但盖宽饶的形象却始终清晰在族人的内心。采
访结束后，75岁的盖立昌执意将我们送至村
外。他告诉我们，自己打算号召族人重修家
谱，让盖氏源流更加透彻清晰。

■ 政德镜鉴┩おこだ

他因刚直的品性而得到帝王赞赏，监察百官不遗余力，被后世视为直臣的代表。但耿介的性情让他树敌太多，终因失言言而引来杀身之祸。

盖宽饶：刚直耿介，直臣表率

□ 本报记者 鲍 青

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的《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一生的得意之
作。但在司马迁生前，因为直谏遭受腐刑，又遇到
险恶政治环境，他对这部著作能否流传于世非常
担心。未雨绸缪之下，司马迁让尚在身边的女儿
司马英将《史记》手稿另抄一份。他将女儿抄写的

“副本”留在京师长安，适时呈送给汉武帝审查。
他将原稿作为“正本”，秘密送往女儿婆家———

“华山脚下”的杨家珍藏。在《史记·太史公自序》
中，他将这种做法隐晦地阐述为“藏之名山”。

事情果然不出司马迁的预料。进呈的那部
“副本”后来不知所终，据传遭到了汉武帝的焚
毁。而目前流传的《史记》，则是根据司马迁事先
藏匿于亲家内的那部“正本”刊印的。

作为付出极大精力的心血之作，作者司马迁
并没有等到《史记》流传的那一天。而让《史记》得

以重见天日的，是他的外孙杨恽。
杨恽是司马英的次子。他自幼聪慧，跟随母

亲熟读外公的《史记》文稿。外公洋洋洒洒、爱憎
分明的叙述风格，让杨恽读得如痴如醉。他自此
爱上了《史记》，并开始对许多历史典籍产生兴
趣。

因为兄长的引荐，杨恽顺利入仕为官，不久
即“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被任命
为左曹。

杨恽的人生转折，缘由一次意义重大的告
密。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霍氏家族意
图发动叛乱，推翻宣帝另立他人。杨恽闻知此事，
即密告给侍中金安上，金安上再奏宣帝。皇帝得
以迅速采取措施，霍氏家族被迅速诛灭。杨恽和
金安上因告密有功，皆被封侯。杨恽被封平通侯，
食邑博阳，后来又升任中郎将。

因为得到皇帝信任，杨恽借机呈上外祖父的
《史记》，希望它能重见天日。此时距司马迁离世

已有20余年，汉宣帝并没有因为曾祖父汉武帝曾
反感此书而反对。他只是删除了其中几篇文章，
就允许其书简公开。幸运的是，被汉宣帝删去的
如《今上本纪》等文章，后来都被补充完备。

杨恽任中郎将期间，理财节用，货赂之端，令
行禁止，“宫殿之内，翕然同声”。因为廉洁无私，
有公平公正的美名，他又被擢升为诸吏光禄勋，
仕途似乎一帆风顺。

杨恽因一次偶然告密而获功，让他渐渐对告
密不可自拔，甚至以告密为己任。凡同僚中有与
自己有过节的，他“必欲害之”，通过挖人隐私来
获益。而这种扭曲的性格，也让杨恽走上末路。

当时杨恽与太仆戴长乐的关系非常紧张，几
乎到了势同水火的地步。不久，有人告发戴长乐
曾帮助皇亲贵族私下演习宗庙祭祀的礼仪，有谋
反的嫌疑。廷尉审理此案期间，戴长乐认定背后
肯定是杨恽告发。他发掘杨恽的过往，密告杨恽
种种不端行径。如杨恽看到“高昌侯车奔北掖

门”，就对别人说：“当年有人奔北掖门，然
后昭帝就驾崩了。如今又有人往那里去，这是
天时，不是人力所能阻止的。”这其实是借昭
帝之死来议论宣帝，诽谤当世，有失人臣之
礼。

戴长乐还检举杨恽在皇宫西阁观画，指着
夏桀、殷纣的画像说：“天子过此，一二问其
过，可以得师矣！”戴长乐认为西阁有尧舜禹
汤等贤君的画像，杨恽却唯独钟意夏桀、殷纣
这样的暴君，可见险恶用心。宣帝怜惜两人的
才华，不忍加诛，诏免他们为庶人。

杨恽丢官之后，心灰意冷，在家大兴土
木，以财自娱。后来友人孙会宗给他写信，劝
说他低调从事，“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
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
孙会宗希望杨恽能谨慎度日，免得惹人议论，
招致灾祸。但杨恽素来性情不羁，对自己被免
职又心有不甘，所以借着给友人写信的机会大

发内心不满，说了许多诽谤朝廷的话。
杨恽在信中言辞激昂，说自己“遭遇变

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当此之
时，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首领，复
奉先人之丘墓乎”？西汉时期刑罚严酷，大臣
时常遭遇杀戮。杨恽能免为平民，已经算是虎
口逃生。但杨恽始终觉得自己是无罪免官，所
以变成农夫实在凄凉。而朋友觉得他招人耳
目，更让他觉得难以接受。

杨恽在书信中，介绍自己的庄园生活，有
“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
呜呜。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
顷豆，落而为萁（豆竿）。人生行乐耳，须富
贵何时……”之语。

这首名为“拊缶歌”的自娱歌词，成了杨恽后
来身死的关键。从表面看，它只是反映一个官员
落难，突然去做庄园主的艰难悲楚，不含任何政
治深意。

但在今文经学盛行的西汉，许多事务都被赋
予了政治含义。到了魏代，经学家张晏在注释《汉
书》时，保留了他所获得的解读信息：“山高在
阳”，人君之象也；“芜秽不治”，言朝廷之荒乱也。

“一顷”，百亩，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贞实之物
也，当在仓，“零落”在野，喻己见弃也。“萁”曲而
不直，言朝臣皆谄谀也。

经过今文经学莫名其妙的解释，这首原本歌
咏农夫生活的诗歌，一下子饱含讽刺朝政、诋毁
帝王的深意。怪不得汉宣帝“见而怒之”，最终判
处杨恽腰斩了。

·相关阅读·

因为得到皇帝信任，杨恽向朝廷呈请公开外祖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汉宣帝并没有因为曾祖父汉武帝曾反感此书而而加以反对。

他只是删除其中几篇文章，就允许书简公开。幸运的是，被删去的如《今上本纪》等文章，后来都被补充完备。

杨恽：让《史记》重见天日

后盖村所立石碑记载了王氏落户经过 鲍青 摄

盖宽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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